
 

“金融之美”的经济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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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主义再生产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与权力精英化有着深刻的内生关系，资

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产物在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中得以推进。全

时空场域是资本在21世纪最大的变化与最新的总体性形态，它与权力精英化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

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市场权力在市场机制持续推进中的力量与方向促进了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生成，其

中金融从业人员构成看得见的载体、他们的奔走与撮合构成看得见的行走、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构

成资本权力看不见的灵魂。如果要在资本金融层面实现“金融之美”，必然存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历

史化，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而且会导致“金融殖

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最终形成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对人类生存世界的支配。健全“高度适应性、

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需要金融的否定主义审美，只有这样才能在21世纪国际资本金融权力

体系的汪洋大海中驶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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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通过对金融目的的深入分

析得出“金融之美”的结论。“金融之美”是指人们在发现金融之隐藏的和重要的对称性过程中

的审美体验，具体是指人们对金融在经济资源分配、创造生活必需品等方面为人类活动提供创

造性帮助的认识
①

。席勒在书中这样描述：“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构成我们一

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正是在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就是

为一个拥有为所有成员所分享的富饶和多元化的活跃的人类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才体现

出其最真实的美丽。”②
事实上，在席勒的语境中，“金融之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无论是个

体还是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着自由的新境界，而金融使这种追求不断地成为可能并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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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金融“撮合交易”的核心意义之一就是把不同时间
①

、不同空间
②

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与此

相关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性存在，人们在这种“撮合”过程中最大化地

分享现代社会的富饶；三是金融通过服务个人目标而服务社会，并实现社会多元化。

目前国内学界对“金融之美”关注度较高，尽管他们有的并没有明确地讲“金融之美”：（1）

从人类追求自由的视角，张雄教授（2016）指出金融工具乃是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金融作

为“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 ③
，既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直接性存在，又是自由意志的灵性工具。

（2）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视角，张成思（2019）认为“好的金融”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具有真实

产业背景；吴宣恭（2009）认为，如果在已有金融衍生形成的经济泡沫基础上转移风险，再美丽

的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也终将破灭。（3）从现实性与虚幻性对比的视角，袁东（2013）指明了席

勒“金融之美”的虚幻性，他认为金融活动如果只是零和博弈则并没有什么美感，特别是对半数

以上受损失的人简直就是恶魔。（4）从社会福利的视角，鲁品越和姚黎明（2019）用“社会福利

化”揭示金融之“第二代金融化”的新表现形式，他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积

累对比中分析金融化带来的二律背反。

不难看出，国内的研究成果与席勒“金融之美”的观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金融在呈

现美的同时，也无法回避恶的冲击。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

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金融市场震荡也时有发生，而且随着国际资本头寸绝对值不断

增大，发达国家的资本高积累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贫困积累之间的全球经济不平等

也不断加剧。事实上，金融有它最美的一面，但是如果驾驭不好就会出现风险，尤其是在金融

化时代，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形成连锁反应。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时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

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事实上，对金融的审美不仅至关重要，而且要从国家核心

竞争力、国家安全层面加以思考，尤其是在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

系”④
过程中，从审美的视角深刻把握金融的本质与现象已经势在必行。那么，就席勒的“金融之

美”而言，目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金融之美”美在哪里？在何等意义上是美的亦或不是？其

实，金融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资本的问题，无论是货币金融还是资本金融
⑤

，都遵循着资本的逻

11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①时间在本文并不是指自然立法时间，而是指历史化的时间，即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是属人的、能动的历史时间，它是

一个关系性实体，是劳动产品中“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

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它是人类生命时间历史化的实体性存在，而且它不仅仅是现有的实体的历史时间，更包括未来可能的时间。

②空间在本文不仅包括已有财富的流转空间，更包括未来财富的流转空间，而且这种空间的延伸在不断被激活的未来时间

的驱动下具有无限性，这里的无限性不是没有限制，而是它的限制不断地被突破。金融空间延伸的内核在于从观念的存在（观念

的时间）到观念的流通：首先，观念的东西流通一定需要实体的空间，或是只需要极其微小的技术空间，这个空间与马克思时代

商品流通的空间相比，可谓是“观念的空间”。其次，观念的东西的流通正因为它只需要高技术含量的“观念的空间”（非实体空

间），所以，主要依靠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可创意的范围更大。最后，“观念的空间”可以实现时空叠加式的延伸，而且这是一个加

速度的过程。观念的流通与实体的流通相比，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少，往往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进行的。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7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

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⑤经济学家刘纪鹏在《资本金融学》中对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两大现代金融范畴做了明晰的界定，参见刘纪鹏：《资本金融

学》，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6页。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资本金融是当今世界现代金融发展的新领域，它是

从传统货币金融单一的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现代金融的方向发展。张雄教授认为资本金融是金融化世界的典

型特征。笔者以为，资本金融与货币金融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融资的方式不同，其次在于对时间与空间激活程度不同，前者更多

的是时空叠加条件下的权力兑换，后者一般只是单维的直接权力兑换。另外，资本金融目前趋于精英化，而货币金融更趋于大众化。



辑，最大化利己，最大化占有剩余。本文以罗伯特·席勒“金融之美”为研究切入点具有以下三方

面重要意义：第一，从资本权力精英化、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生成、实现“金融之美”的难度及

其原理三个层面展开对“金融之美”的澄清与批判；第二，在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批判中让“金融

之美”与“金融之恶”同时显现，“金融之恶”在这里相对于“金融之美”而成立，用来描述与席勒

“金融之美”相反的现实，如权力精英化、财富两极化、贫困积累、金融殖民等现象，在资本金融

权力体系中，恶与美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第三，通过深入剖析金融的现象与本

质，为我们有效克服资本阴暗面，借助资本文明面，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现代金

融体系”，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二、  “金融之美”与权力精英化的资本逻辑预设

（一）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精英阶层的生成

金融的逻辑是资本逻辑的高级形态，它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再生产无论在逻辑

上，还是历史上，都与权力的精英化有着深刻的内生关系。权力精英化是指市场权力向精英阶

层集聚，并最终被精英阶层所掌控，重点强调精英阶层在市场权力占有中所占份额明显增加。

马克思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

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

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

而赚到钱。〕”①
人类刚刚踏进21世纪，这种避开生产直接赚钱的狂想病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

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进入金融化的高级阶段后，生产出了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
②

与从

事金融活动的精英阶层。首先，全时空场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果，资本力图降低成本，力

图绕过生产过程的“倒霉事”而直接占有剩余，也就是货币资本循环绕过作为中间环节的生产

过程，从出发点直接到达复归点。今天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货币资本循环绕了几百年绕出来

的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资本循环系统。全时空场域是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生成过程中的副产

品。原本作为再生产辅助条件的金融，现在上位为主角，似乎物质条件的再生产成了它的辅助

条件。从公式上看，G-G'是绕过生产环节的货币到货币的流通过程，但在现实中它却一刻也离

不开生产环节，其本身也是再生产的结果。其次，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

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生产当事人在彼此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当这种

再生产发展到金融化阶段，生产关系中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生产

出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又生产出主要从事这一体系运作的精英阶层。金融资本的职能

除了占有剩余价值，同时还生成用来占有剩余价值的金融空间，因此，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包含

着创造价值的普罗大众与精英阶层所生产的金融空间之间的矛盾统一。随着金融资本取代产

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技术条件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革，原有的产业资本不

仅与金融资本密切相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从属于金融资本。这时，从事金融创新的工作

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星罗棋布的金融机构、金融堡垒的出现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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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②“全时空”这一概念在学界偶有出现，大多是指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同步进行无缝隙、无死角、全天候的工作过程，

主要用来描述教育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及其他媒体、视频监控等，这一时空概念主要体现的是现有的、感性的、自然的时间和空

间。而本文中的“全时空”是一个历史化的时空，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是历史化的实体性存在，而且它不仅仅是现有的实体的历

史时间，更包括未来所有可能的时间，不仅仅包括现有的实体的经济空间，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实体之外的摸不着、看不到

的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激活并供金融资本流通的空间。



趋势，这些领域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同时，从这里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最后，

全时空场域与从事金融活动的精英阶层相当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一体的两翼，相互震动、相

互协调、相互配合，成为金融化世界的最高权力指挥部。新生的精英阶层从属于资本金融权力

体系，也即精英阶层的劳动从属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同时，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时间的绵延

与空间的生产又深深地依赖于精英阶层的创新能力，二者达到互生共荣的高度统一。至于如何

互生、如何共荣，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分析精英阶层与全时空场域的相互作用机制。

（二）全时空场域的生成与精英阶层精神创意的推进

全时空场域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产物与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历史化的产物，具有三方面特征，其中

任意一方面都与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须臾不可分离。

首先，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无限性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具有无限性，

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总体性趋向，我们是否赞同这一判断在这里暂时不重要（虽然忽略这一

点无疑是不理智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精英阶层的不断创意，无论动力因来自

何处，他们的工作都是不可忽视的，金融化的不断推进正是他们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一个金

融产品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时空的展开过程。任何一个杠杆率的放大，都是时空的一次叠加。

尽管金融创新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壁垒，但更胜一筹的突破总是与它如影随形，而且随着全社

会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大，金融的时空拓展潜力也变得更大。只要精英阶层及他们从事的工作没

有终结（事实是这一阶层的队伍在壮大、实力在增强、工作程序渐趋复杂），全时空场域就会不

断得到拓展与延伸。因此，全时空场域的无限性在于动用了精神资源，本质上是在原有丰裕物

质基础之上精神创意的无限性。

其次，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全速循环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能够全速循

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保存并扩张自身的本性，这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是人们在直觉

上所感知不到的，普通人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太阳的日常升起与降落。金融化世界的繁荣与金融

从业人员的工作密不可分，他们日复一日地“撮合”着各种交易，演绎着各种金融叙事，为无数

人的愿望达成贡献着力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非理性繁荣，为了这种繁荣，德波

所谓的“糖衣炮弹、盛世狂欢、循循善诱和靡靡之音”在金融从业人员那里无所不用其极。尤其

是每一个金融概念都被意象化的盈利预期包装后，普通人的“迎合”让金融从业人员的“撮合”

变得如此那般轻松与容易，当尽可能多的欲望与尽可能多的利益都被激活并加以对接和融合

时，整个生存世界的金融化就自动呈现了。金融化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集合体，而是一个

全速循环过程的集合体，是一个过程性实体，这里循环的不是货币、不是概念、不是数据，而是

以货币为载体的实体财富，非理性成为实体财富流转的润滑剂。因此，全时空场域的全速循环

特征是借助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而动用了全社会的非理性，本质上是价值世界与非理性的全

方位交织。

最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总体性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具有总体性特

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总体性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在“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

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①
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总体性。换言之，资本

从它出现那天起，就一直朝着总体性的方向运动，人类对总体性的任何一次阻挠，无论是用战

争还是和平的方式，都是对这一总体性的一次加速。当普通人的“迎合”与金融从业人员的“撮

合”在精英阶层精神创意的产品中达到一致时，就如同为资本总体性插上了无形的翅膀，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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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得更高更远，而且无需任何外力。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显现出前所

未有的总体性特征，这一鲜明特征是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难以找到的，与马克思当年

喊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呼应的是“全世界的资本已联合起来了”，而且整个世界在

资本总体性的覆盖下金融化了。在资本联合即趋向总体性过程中，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始终作

为一种推进器在起决定作用，精神创意成为金融化世界的时代精神。因此，全时空场域的总体

性特征是在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基础上使原有的总体性呈现加速趋势，本质上是资本与精神

互动的结果。

（三）全时空：资本与精神互动的产物

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是资本在21世纪最大的变化与最新的总体性形态，它与

权力精英化之间存在着正反馈的内生关系。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占据资本金字塔的顶端，它不仅

具有吮吸所有财富的威力，而且能“入彀”世界范围内精英中的精英，资本与精神的互动不仅在

宏观上使人类历史前进方向产生偏斜，在微观上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叠加与整合，而且在感性

中观层面的全时空场域中，也构成了新的文明样态和交往范式：一方面是资本基于自我保存与

扩张的全球化驱动力，不断拓展全球化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是以精英阶层为先锋的浮士德精

神，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全时空场域所不断拓展的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命运打

击不到的领域。金融化世界是资本逻辑强力推进的必然结果，金融在服务人类欲望与潜能过程

中，以资本的主观性、任性、杠杆率、更高的上升空间、更广阔的衍生功能展开它的直线加速运

动。金融化世界是一个财富充裕的世界，是人类从短缺经济进入丰裕经济再到今天的过剩经济

的历史进程的体现。剩余劳动不断积累，不断资本化，不断金融化，最终所有的财富（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的）都被通约并且在现有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实现加速流动。这是一个最好的

时代，财富如此这般丰裕，财富的获取如此唾手可得，资本的积累如此合人所愿。

金融化世界本身是精神世界的时代彰显，是对未来的不断发现、发掘、兑取、利用。人类追

求自由的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在这里不断产生互震与共鸣。资本的精神向度既是精神的主观性

体现，又是精神的异质化体现，更是任性的体现，而且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意识有多远，资本就

能走多远，人的欲望被不断创造出来。金融化所开辟的新时空为人类的自由伸张及自由内涵的

丰富提供了更多条件，主体的自由表现为无穷无尽的财富创造力和想象力。这预示着人的意志

越来越自由，同时精神自由和资本逻辑的冲突也越来越凸显：金融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如果

不将最后一个人的需求挖掘、制造、开发出来，是无法停止行动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

空场域是资本与精神互动的产物，即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所以，金

融化无论是起始还是过程，还是对人类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言，都应与资本批判紧密联系

在一起。

三、  权力精英化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生成

精英化的权力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与进一步推进中，精英阶层拥有的市场权力起主导

性作用，重点强调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市场权力在市场机制持续推进中的力量与方向。当一个社

会以资本为轴心时，“金融之美”就变成了一个噱头。生存世界之所以金融化就在于金融资本长

上了“看不见的腿”，它可以到达全球范围内任何地方，所不能到之处也终将以坚船利炮亦或是

现代化武器开路。历史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趋于命运共同体，这

一现象一方面是金融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为金融化提供理想的环境。在金融化迅速推进的

21世纪，精英化权力的出现与金融资本之“看不见的腿”的强力运作不仅使资本金融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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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体的形式出现，而且有了与此相适应的灵魂。

（一）资本权力看得见的载体−金融从业人员

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只是金融化的基础，而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才是推动金融业充满活

力运转的真正载体，精英阶层作为资本权力现实的看得见的载体推动着资本金融化的进程。

“如果说金融是构建目标的科学，那么这个领域中的各个角色就是塑造这些目标的建筑师，同

时也是为社会的组成元素管理风险的人，……如果将其视为社会资产的管理者，那么金融从业

者就是真正管理和进一步增加这些资产的人。”①
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席勒用全书近

2/3的版面，试图以穷尽的方式呈现了首席执行官等至少18种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职业，以此审

视金融从业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现这些职业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通过他们所获得的薪

酬、名誉、以及行为准则等对他们的从业未来做出趋势性预测。“市场以及市场创造者和在市场

中进行交易的人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他们使金融体系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中出现的变革

做出反应。我们正是通过市场才懂得交易对象的真正价值，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预示社会

发展大方向的指标之一。” ②
在现实生存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财经类大学越来越受到追捧，

大学里的金融类专业越来越成为香饽饽，从事金融业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中的亿万富翁也越来

越多地来自金融业或与金融相关的领域。随着金融化的推进，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门槛也越来越

高，高智商与多金成为进入这一领域的敲门砖，这种人才的现状与流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金

融从业者队伍有着智力与财力互动的效应，这种效应的长期存在使得金融业不仅是财富的堡

垒，而且是智力的堡垒，因为我们真的难以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力的差异。

（二）资本权力看得见的行走−金融从业人员的奔走与撮合

资本之所以能够凭借“看不见的腿”走遍世界，就在于精英化权力的运作与流变。当财富作

为一种聚变了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精英阶层时，精英阶层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资产管理者，

甚至是拥有者，他们通过推动社会财富的流动而使其在所有权上发生质与量的改变。无论是传

统货币金融还是现代资本金融，无论是早期的货币化世界还是今天的金融化世界，无论是传统

的本能化时代还是今天的智能化时代，也无论是古老的重农抑商时代还是现代的重商主义，金

融从业者的角色始终非常重要，他们始终是世界发生联系并越来越紧密的勤劳实践者。今天，

在金融从业者的撮合中，原本毫不相干的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而形成各式各样

的债权债务关系。

社会财富融入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介质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物存在的诸如网络、计算

机、光缆等，二是作为人存在的各种有意识的能动活动，二者在对象化过程中构成资本金融权

力体系中金融化的社会关系，其中作为人的存在方面成为金融化的主要推动力。金融资本之

“看不见的腿”依托金融从业人员之看得见的奔走与撮合，实现资本权力的全球扩张，资本扩张

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相关金融从业人员的劳作。如果说资本总体性的趋势是一种弥散性融合，

那么相关金融从业人员就相当于这种融合过程中的一种介质，他们的任何劳作最终都使资本

趋向于总体。然而，人们对这种介质的重要作用往往日用而不知，亦或是被利益吸引而忽略了

他们的“奔走”，亦或将自己对金融的不满迁怒于他们。罗伯特•席勒发现民众对扮演这些角色

的人要么缺乏尊重，要么总是抱有敌意，
③

笔者以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眼中

的金融从业人员一方面因其财富、声誉等已经跃居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他们看上去更多的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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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创造价值的不劳而获者，尽管席勒本人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毫无疑问，他们为金

融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更多地凝结在这个庞大的资本金

融权力体系之中，他们的生命意义埋藏在结识的朋友那里、奋斗的过程之中以及他们经历的所

有社会关系之间。

虽然资本长了可以走遍全球的“看不见的腿”，但它还是有迹可循的，资本流动之后的头寸

便是资本行走的足迹，当然也不排除躲在避税天堂无踪无迹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盛行

与传统手工记账行业的式微，资本无一例外地以头寸等数据的形式留下了印迹，而这些印迹的

生成与金融从业者们的奔走与撮合密切相关。

（三）资本权力看不见的灵魂−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

以资本集中、资本集聚为基础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资本权力的最高机关。完全的实体经

济换取不了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积累到高端状态，就是肉体公司与灵魂公司的合一，单靠过

去实体的方法显然已经力不从心，需要上升到精神层面进行运作，金融叙事
①

已经到了不得不

上升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时候了，甚至已经占据了绝对地位。股票表达的公司是肉体公司与灵魂

公司的一致。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现代国际金融活动

的总体框架，在金融化背景下，各国之间越来越频繁、密切的交往不仅需要通过这一体系展

开，而且深刻地受到这一体系的约束。金融从业人员是这一权力体系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存

在，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各国之间贸易往来、资本转移、劳务往来日趋密切，一个国际间投

资、转移、支付、结算，协调各国经济制度、货币制度、法律制度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逐渐生成。

这一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而逐步生成，是人类文明的整体体现。国际

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可以把人与人之间极其隐蔽的债权债务链条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债权无疑

成了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所以以债权、债务等关系构架起来的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

成为支配所有人的至高权力机关。

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已经从最初的交往手段反转为囊括一切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定在，

它是资本总体性的灵魂所在，只有不断趋向于总体，资本才可以获取更多利润，资本权力的灵

魂如同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一个无止境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境界，而金融

从业人员以及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只不过是这一灵魂的载体，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成为凌驾

于货币金融，乃至整个生存世界之上的绝对权力，精英化权力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普罗大

众成为一团模糊的背景色，随时准备着与最新开发的金融产品一同被开发并安排到新格局中

的新位置。那些既没有什么资产，又没有较高智力的人，逐渐淡出资本权力的视线，变成了郝

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所描述的“连被剥削的价值也没有”的一类人。总之，在金融化进程中，看

得见的是欲望驱使的人的活动，看不见的是为利润分割而进行不懈奔走的资本驱动力，在这一

过程中，资本总是不遗余力地朝着总体性的方向不断前进。

四、  实现“金融之美”的难度及其深层原理

如果说席勒的“金融之美”是可以实现的，那至多是货币金融层面的事，要在资本金融层面

实现“金融之美”，必然存在历史向度的自我交战，也即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历史化，这一过程

不仅会带来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而且会导致新的殖民关系

出现，即“金融殖民”的可能性甚至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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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权力的极化：资本收益率高企

资本权力具有极化
①

的特性，这种极化表现在金融化世界中就是资本总体性趋向。资本总

体性不是既成的状态，而是由利润率下降规律决定的一种趋势。利润率下降规律经常被误解为

是利润率的量的下降，其实，作为规律，它的作用机制与它的文字表述恰好相反。“利润率的下

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

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

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加速资本的集中。” ②
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不是自己要集中，

而是有一个绝对的力在推动，与其说资本集中导致资本总体性，倒不如说资本总体性决定着资

本集中，或者，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所以，从历史向度查审，金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蕴含着一个自我交战的过程，因为它不可能直接进入“金融之美”，而是通过人类自我挫败、

自我克制、自我批判的对象化过程加以实现。

《21世纪资本论》理论性结论的核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高

企，事实上，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高企正好从数理上证明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
③

，皮凯

蒂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体检医生’” ④
。资本收益率高企是权力精英化的实证研究结果，

在现象上表现为精英阶层的生成与巨富的出现，而在其本质上，就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结

果。所以资本收益率高企与资本权力极化都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达

形式，本质上是一致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决定了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资本收益率高企是21世纪

精英阶层绝对存在的另一种表达。所以，21世纪，不变的是资本权力的极化，变的只是金融化带

来资本收益率高企使极化得以增强。随着资本权力的极化，资本分割剩余的力度和广度也将出

现而且已经出现迭代式分化，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使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分割剩余的范围扩大到

全球。所以，随着金融化的进一步加深，资本总体性趋向呈加速度演进，即资本权力的加速极

化与分化。

（二）社会财富的极化：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

随着资本权力的极化，市场体系中参与分割的价值如同电流的正负电荷一样出现反向移

动，社会财富随着这种运动发生两极分化，一极是趋向正极的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账户中的

数据增加、兑取社会财富的权力放大、经济体量的增大；另一极是趋向负极的贫困积累，表现

为潜在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人的发展危机的单纯积累或叠加积累。资本权力的极化导致社

会财富的极化，这种极化的社会关系对代表资本积累一方的巨额资本所有者来说越来越有利，

而对代表贫困积累一方的资源消耗、社会劳动关系破坏、劳动力过度榨取来说却越来越不利，

而且，这种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还会随着金融化的推进被不断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

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资本的增长和无产

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 ⑤
。在全球化、金融化叠

加推进中，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财富，当然也包括未来的财富，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作用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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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极化的研究很多，纲纳•缪达尔（瑞典，1957）在研究区域经济学时提出极化效应。他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造成

发达地区越富、落后地区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即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然后形成地理上的极化，从而获得各种集聚经济，即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反

过来又进一步增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0页。

③参见宁殿霞：《破解<21世纪资本论>之谜——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误解及其辨正》，载《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④申唯正、任瑞敏：《21世纪：资本的社会存在论追问——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高层论坛述评》，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现两极化流动，这种两极化流动在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反向相关，即前者相

比过去越高，则后者相比前者就越低。在正向的资本积累一极，财富以免于生产的、不断趋高

的资本收益率迅速向精英阶层进而巨富集中；在负向的贫困积累一极，财富以自然资源、社会

劳动、劳动力的渐进式消耗而缓慢向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转移，劳动收入提高的比例明显

低于资本收益率，虽然有时候劳动收入的绝对值是提高的。这是因为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分

割剩余的工具越来越锋利，杠杆率倍增效应越来越明显，资本权力从早期的倍数放大慢慢发展

为指数式放大。如果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①
，那么在金融化时代更是如

此。这里的贫困积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其表面上可能是更加丰裕，即需要甚至是被动的需

要都得到了更加无微不至地满足，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却存

在着因资源消耗而出现的生态贫困、因社会劳动的吮吸而出现的经济贫困、因劳动力的攫取而

出现的人的发展的贫困等深层次危机的威胁。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资本权

力的极化，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而且，资本市场越完善，这种正反馈机制越明显。

（三）“金融之美”背后的忧患：金融殖民

金融化世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资本市场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可

能性就越大。” ②
而且“金融的 ‘富人更富 ’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

和。”③
这是资本直线运动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运动推进着全球化乃至金融化的进程。一方面

全社会所有人都在为财富积累打拼，另一方面财富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少数人集中；一

方面，人类在追求自由中客观地推进着金融化，金融化也使人追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实现，另一

方面，金融化又客观地形成了对绝大多数人自由的限制。面对庞大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人类

已积重难返，该向何处去？对金融化的进一步追问必然把我们引向“金融殖民”的时代困境。金

融化世界在其深层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殖民的世界。金融殖民是指金融博弈的背后，凸现出实现

世界霸权的野心。威廉•在分析金融霸权时指出，“今天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不折

不扣的‘新鸦片战争’。……今天这场新的鸦片战争同160年前英国人打得更加直接的鸦片战争

一样致命，而且一样的危险。”④
刘福堆在《金融殖民》一书中通过对前苏联卢布的世界悲剧、日

本被金融殖民的噩梦、离岸金融的隐秘世界等历史事实的刨根问底，揭示了金融资本如何通过

流动实现对世界的殖民。
⑤ “以货币兑换为实体金属的调控机制已经消失，美元已经挣脱了‘黄

金枷锁’，成为‘美金’。……当美国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豢养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美

国再也不需要担心买不到便宜的商品，因为这些国家将通过各种方式彼此竞争，提供美国物美

价廉的商品，其中当然也包括汇率的竞争。美国本土未来不需要保有大量的制造业，自然也不

会有污染或碳排放的问题，反过来则可以跟这些发展中国家征收碳排放费用。”⑥
可见，金融殖

民是一场隐性的世界战争，它与鸦片战争不同之处只是没有了坚船利炮与战火纷飞，表面看上

去文明了许多，但在其本质上却并无二致。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且要在高于国家军事委员会至

少是与其平行的层面重视金融安全与稳定，因为现代国际社会发起金融战争更容易、可能性更

第 2 期 “金融之美”的经济哲学批判 119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②[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③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④[美] 威廉•恩道尔：《金融霸权：从巅峰走向破产》，陈建明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第一版序，第7页。

⑤参见刘福堆：《金融殖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67页。

⑥王伯达：《金融殖民的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0页。



大、破坏力更强、影响面更广。2017年11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成立。事实上，这是应对新时代金融殖民的必要举措，因为资本总体性趋向中预设着财富两

极分化与更深层次矛盾：其一，金融殖民是在资源资本化条件下，资本对欠发达国家与欠发达

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其二，金融殖民是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社会劳动的掠夺；其三，金融殖民是资本对劳动密集型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掠夺。一个

问题值得追问：谁是殖民者？美国？中国？英国？全不是，这样的设问首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绝

对思维方式，因为这种金融殖民不是过去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殖民，而是一种体现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过程性社会关系，说到底，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金

融殖民是作为人类对象化存在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对人类生存世界的不断侵蚀、挤压，导致人

们在相互排斥与抗争中不得不趋向于整体主义的发展方向。个人独立于他人，但又是整体的一

部分，只有通过与整体的统一，对个人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和生存基础。所以，金融殖民本质上

是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对人类生存世界的支配。

五、  结束语：金融的否定主义审美及启示

在金融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追问“金融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如果金融是美的，它

绝不是完全肯定的美，而是否定主义的美，金融化世界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资本金融权力

体系的生成既是“金融之美”的功劳，又是“金融之恶”的结果。席勒“金融之美”带来的后果分别

是权力精英化和财富两极化的事实，正是资本的总体性趋向与现实财富两极分化的内生性矛

盾推动了生存世界金融化。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有“金融之美”，这个美不在于民主，而在于

二律背反。席勒眼中通过“撮合交易”服务大众、分享富饶的“金融之美”在表层现象上是历史进

步与人的发展的体现，但在深层原理上却存在着缺憾甚至悖论，因为，我们在享受“金融之美”
的同时，也必然受到“金融之恶”的制约甚至支配，与其说“金融之美”与“金融之恶”共同构成金

融的本质特征，毋宁说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没有脱离美的恶，也没有脱离恶的美，我们能够

做的，无非是控制二者的比例。由此可见，金融的美学绝不是肯定的、绝对的审美，而是辩证

的、否定的、相对的审美。当然，这里对“金融之美”的深层剖析不仅不是全面否定席勒的审美，

而是充分肯定他的重大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从更深层次上探讨金融化世界无法回避的矛盾问

题。一方面我们确实无法回归过去极简的文明，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向前、只能向前，那么

金融的总体性趋向及其内生性矛盾就是现代人必须承受的。以席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救赎

意识在金融的深层本质面前显出了它的虚幻性，金融化世界的二律背反属性决定了当代人在

前进中必须拥有批判眼光、批判意识、批判武器，只有在不断批判与反思中才能走向历史进步

的普遍性。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

体系”作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目标。在我们看来，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过程某种意

义上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密切相关，在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绝不是资本为所欲为的体系，而是

党领导下的有界限的体系，同时，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在货币金融层面，更在资本金融层面，不

仅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更在参与国际治理体系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

金融体系进行辩证地审美，它既不是单纯地肯定，也不是单纯地否定，也就是既要从政策层面

让金融不断释放其服务大众分享富饶之美，又要有效克服权力精英化以及贫困积累的进路，只

有这样才能在21世纪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汪洋大海中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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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Beauty of Finance”

Ning Dianxia1,2

( 1. School of Marxism，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Shanxi Xi’an 710129，China;

2. China Institut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e “Beauty  of  Finance” refers  to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discovering  the

hidden  symmetry  of  finance，and  it  particularly  offers  help  to  the  cre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 and the creation of life necessities. The term was first proposed by

Robert J.  Schiller in his book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The “Beauty of Finance” involves

three  characteristics：promoting  human  being’s  pursuit  of  new  freedom，seeking  the  maximum

share  of  wealth  by  enhancing  close  connections  through “married  deals”，and  achieving  social

diversity through serving both personal and social needs.

Whereas  the  finance  presents  its  beauty，it  also  cannot  avoid  the  impact  of  evil.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litism  of  power  both  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and  the

space-temporal field in the capital financial power system which functions as a realistic product of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is hard to be promoted in the elites’ spiritual creativity. Moreover，there is

a  positive  feedback  between  the  totality  of  the  space-temporal  field  and  the  elitism  of  power，

because the market power owned by elites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 financial power

system as follows. The financial practitioners form the visible carrier of capital，their moving and

marrying  activities  form the  visible  flow of  capital，and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inancial  power

system constitutes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invisible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ctivities，

thus maintaining the hidden chains between creditors and debtors and forming the invisible soul

of capital power.

Three  dimensions  mentioned  above  is  hidden  by  the  triple  theoretical  dilemma  in  the

“Beauty of Finance”：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power and high capital return under the law of

profit  rate  decline；social  wealth  division  betwee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accumulation；the  financialized  world  as  a  world  of  financial  colonization  in  essence.  Financial

colonization is further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capital  plunders the resources of

less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capital  plunders  social  labors in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and  capital  plunders  labor  force  in  labor-intensiv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refore，financial colonization is essentially a do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inancial power

over  the  living  world.  In  a  deep  level，Schiller’s “Beauty  of  Finance” demonstrates  an  illusion.

Nevertheless，we  agree  with  Schiller’s  view，as  it  reveals  the  deep  contradiction  in  the

financialized  world.  Building  a  highly  adaptable，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needs the aesthetic negation of finance，and only by this can our 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power 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 sail ou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Beauty of Finance” ; capital-financial power system; capital totality; elitism of

power; financial 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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